
第一章 失勢被人欺 

江家大老爺下獄三天，府裡一片愁雲慘霧。 

說起來也是倒楣，二月底，太子逼宮失敗，揮劍自刎，江家大老爺作為東宮屬官，

也被抓走丟進獄中等候發落。 

發生這樣大的事，老夫人曲氏似乎一夜間蒼老了好幾歲，臉上的溝壑又深了幾分，

她雙眉緊蹙，手中佛珠轉得飛快。 

送過來的午膳已經加熱過兩次，老夫人一筷子都沒動。 

「二老爺回來了！」 

說話間，江志高大步走了進來，「母親。」 

曲氏立刻站起身，停下手上動作，眼中滿是希冀，「如何？今日可見到梅大人了？

他怎麼說？」 

「見是見到了，梅大人說，他也無能為力，皇上親口發話，東宮一系，一個不留。」

江志高聲音很低，不敢去看母親的眼睛。 

曲氏目中光亮瞬間湮滅，她腳步踉蹌，不由得後退兩步。 

江志高匆忙去攙扶母親，「都怪兒子無能，幫不上忙……咱們再想想辦法。」 

曲氏輕輕推開次子，良久才問：「想什麼辦法？能走的門路還有哪一條沒走嗎？」 

江志高一時語塞，這些天他幾乎沒闔眼，京城裡有頭有臉有交情的人家，他求了

個遍，也記不清多少次被拒之門外了。 

「可是大哥確實無辜，他年前才被任命為少詹事，剛上任四天就失足墜馬摔斷了

腿，他們來抓人的時候大哥還在床上躺著呢。」 

曲氏雙目微闔，「我們知道他無辜有什麼用？得皇上相信才行。」 

提到皇上，江志高不免神色黯然。 

今年是永昌帝在位的第四十一個年頭，他二十五歲登基，在剛繼位的前幾年勵精

圖治，肅清朝宇，頗有明君之風，但是隨著皇位越坐越穩，皇帝早不復當年的聖

明，不知從何時起，他開始沉迷女色，追求長生，近些年又重用外戚與宦官，經

常大半個月不上朝。 

江家在九年前觸怒過皇帝，連爵位都被削了，這次如何全身而退？ 

思及此，母子二人相顧歎息。 

忽然，有下人匆忙來報，「老夫人、二老爺，溫家來人了。」 

「溫家？」曲氏精神為之一振，「快快有請！」 

江家二房的小姐江明薇在四年前與溫家三公子訂親，三媒六聘，只差親迎，可惜

溫三公子的母親不幸亡故，婚事便耽擱至今。 

太子謀逆案事發後，江志高曾上門求見溫家家主，卻被告知對方不在家中，沒想

到溫家現在竟派人過府了。 

如今江家涉事，旁人唯恐避之不及，溫家竟特意遣人前來，曲氏心裡不自覺生出

幾分希冀。 

和江家失去帝心不同，溫家的大小姐早年進宮為妃，膝下育有一女，在皇帝跟前

能說上幾句話，溫家若肯出手，事情未必沒有轉機。 



然而曲氏想岔了，溫家此行並不是要幫忙，而是來退婚的。 

「……我們家三公子還有一年的母孝要守，不能耽擱佳人，不如就此解除婚約。

還望貴府退還庚帖，全了兩家情意。」 

「退婚？耽擱？」江志高錯愕神情一閃而過，胸中怒火翻滾，「溫夫人亡故的時

候怎麼不說會耽擱？去世兩年了，這會兒想起來耽擱了？要撇清關係就直說，我

們家又不會緊巴著不放，何必找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實之前他求見不成就隱隱猜到了，但溫家如此急不可耐，難免令他心寒。 

「老二，少說兩句！」曲氏按一按眉心，臉上露出濃濃的疲態，「婚姻是結兩姓

之好，溫家既有悔意，那就罷了，強求不得。你去取了庚帖來，還給溫家吧。」 

「是。」 

江志高退還庚帖，並未在府中久留，再次出門去了。 

江明薇被退婚一事很快在府中傳開，無疑給眾人心裡又添上一層陰影。 

在這緊要關頭，偏生江明薇的咳疾犯了。 

她自從九年前生過一場大病後就落下病根，每年春天只要著涼就會咳嗽，輕則五

六日，重則半個月，如今府裡人心惶惶，江明薇不想多事，就讓人用往年的舊方

子抓藥先喝著。 

大伯母楊氏來探望她時，她剛喝完藥沒多久，房裡藥味還未散盡。 

江明薇在病中，並未刻意打扮，只穿著一身家常衣裙，如雲烏髮也不綰髻，蓬鬆

輕軟垂在身側，原本白瓷般的臉頰此刻透著一層薄紅，因為咳嗽的緣故，清潤的

杏眼氤氳著淡淡的水氣。 

若不是從小看到大，誰也不敢相信當年那個活潑愛笑的小姑娘竟長成這般嫻雅美

人的模樣，當真是我見猶憐。 

楊氏心中一歎，輕聲問：「薇薇，這是又咳嗽了？」 

「嗯，老毛病了。」江明薇親自給伯母斟茶。 

楊氏握著茶盞，神情怔忪，「也不知道妳大伯在牢裡怎麼樣了，傷筋動骨都得一

百天，他腿上的傷還沒好利索……」 

江明薇溫言寬慰，「吉人自有天相，大伯是清白的，一定會沒事。」 

「清白就一定會沒事嗎？」楊氏眼圈一紅，淚水順著腮邊滑落，「妳忘了當年的

謝家？」 

江明薇睫毛顫了顫，沒有說話。 

「薇薇，妳去求一求那個人行不行？」楊氏放下茶盞，一把攥住侄女的手，她越

想越覺得此法甚妙，「聽說他現在很有權勢，做什麼掌印太監，代替皇上批閱奏

章。妳和他有舊，何不去求求他？」 

江明薇忽略手上的疼痛，委婉道：「大伯母，我爹昨天去求過他，連面都沒能見

到。」 

兩人雖未言明，但都知道「他」指的是誰。 

「是啊，他是宦官，常在內廷中行走，哪是咱們想見就能見的？」楊氏緩緩鬆開

手，眼中滿是失望之色。突然，她似是想到什麼，眼睛一亮，急急說道：「不對，



妳和妳爹怎麼能一樣呢？薇薇，妳爹見不到，不意味著妳也見不到。妳忘了？妳

還沒出生就和他定下婚約，青梅竹馬，一起長大，誰不知道你們小時候最要好？」 

江明薇長長的睫羽垂下，在白皙的臉頰上投覆下一小片陰影。 

曾經很要好不假，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江明薇出生前，江謝兩家比鄰而居，常有來往，當時謝夫人懷孕數月，聽說江明

薇的母親范氏有孕，兩家老太爺一合計，乾脆效仿古人，指腹為婚。 

永昌十九年臘月，謝夫人生下一對雙胞胎，長子名行，次子名止，次年二月，江

明薇出生。 

她剛一落地，謝家長子謝行就成了她的未婚夫。 

兩個孩子年紀相仿，性情投契，又知根知底，若一直這般下去，或許也能成一樁

佳話。 

可惜，永昌三十二年春，皇帝一天之內連殺二子，震驚朝野，此事牽涉極廣，謝

家也被牽扯進去，十六歲以上男丁斬首，十六歲以下男丁及女眷盡皆沒為宮奴。 

謝家上下十餘口，除了自小寄居在鄂州道觀的謝家二公子，全部在這次事件中遭

難，還不足十三歲的謝行被處以宮刑，充入內廷。 

江家也在那次事件中觸怒皇帝，傳了三代的爵位被削奪，剛走上仕途的江志高重

新變回白身。 

江明薇還記得九年前最後一次見謝行的情形。 

那是在謝家出事後，曾經芝蘭玉樹的少年臉色青白，形銷骨立，雙目中渾不見平

素的飛揚神采，他遞給她一封退婚書，要她珍重，自此兩人未曾再見過面。 

這些年，江明薇從各種管道聽到他的消息。 

聽說他入宮後，最初在御馬監當值，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後來不知怎麼，竟意外

得了皇帝青眼，被賜名「謝廷安」，一路扶搖直上，權傾朝野。 

近年來皇帝沉迷求仙問道，不太過問政事，謝廷安作為四司八局十二監之首，有

代帝批紅之權，連諸皇子都對他甚是忌憚，早年人們說起他時多是可憐可歎，近

幾年再提及他更多是憎惡恐懼了。 

有時候，江明薇都不禁懷疑，他們口中那個心狠手辣的宦官和她認識的謝行到底

是不是同一個人。 

不過這些和江明薇的關係不大，她自十七歲又與溫家三公子訂親後就有意無意地

忽略謝廷安的訊息。 

人要向前看，對他們而言彼此都已是陌路人，實在不該過多關注。 

「薇薇，妳大伯一向待妳不薄，妳忍心看著他在獄中等死嗎？妳忍心江家上下全

部遭難嗎？」楊氏激動之下，不自覺提高了聲音。 

「我當然不忍心，只是……」 

「只是什麼？沒有只是！我聽說那個人在清和巷有處別院，妳陪我走一遭怎麼樣？

行與不行，總要試一試。」楊氏滿臉懇切之色。 

望著平日裡待自己慈愛和善的大伯母，江明薇說不出拒絕的話，她輕輕點頭，「好，

我盡力一試。」 



出門前，楊氏先同曲氏打了聲招呼。 

江家出事以來，眾人多方奔走，各盡其力，得知兒媳要外出，曲氏也不多問，只

命人備車。 

楊氏不敢耽擱，帶著侄女乘坐馬車直奔清和巷。 

一路上，楊氏如坐針氈。 

偶有涼風吹入車內，江明薇忍不住輕咳出聲，一咳嗽她就雪腮緋紅，眸生水霧。 

楊氏看在眼裡，心生歉疚。她知道侄女早年落下病根，受不得寒，不應該帶侄女

出門受凍。但如今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她只能硬起心腸，儘量忽略這些小事。 

「薇薇，妳今天要是能見到他，就多提提你們小時候的情分，別的什麼也不要多

說……」楊氏心緒慌亂，繼而又搖頭，「不對，妳得強調妳大伯是無辜的……」 

她心慌意亂，一會兒一個建議。 

江明薇安安靜靜聽著，偶爾點點頭，表示記下了。 

大伯母對她寄予厚望，實際上她對自己並無太多信心。小時候的情分能有多大的

影響呢？她能不能見到他都未可知。 

馬車一路疾行，最終在清和巷口停下。 

「大夫人，二小姐，謝府到了。」車夫老馬告訴她們，「巷子的第一家就是。」 

楊氏掀開車簾看去，果然瞧見巷子第一戶人家門口燈籠上的「謝」字，她心裡一

緊，怯意陡生，下意識攥緊了侄女的手，聲音帶著顫意，「薇薇。」 

與她相比，江明薇倒鎮定得多，低聲提醒，「大伯母，我們先下車吧。」 

「好。」楊氏深吸一口氣。 

兩人相偕下車，行至謝府門口，由車夫投遞名刺。 

門房接過名刺瞧了一眼，探究地看向兩位訪客。 

一個年近五旬，打扮雍容，保養得宜，另一個頭戴帷帽，看不清臉，但見其身形

嫋娜，衣飾清雅，多半是個美人。 

門房「嘖」了一聲，語氣耐人尋味，「江家？」 

「是故友江家。」楊氏忍著羞恥含笑回答，又低下頭從荷包中取出一錠十兩的銀

錠，「勞煩小哥通報一下。」 

這銀錠分量不輕，門房拿在手中掂了掂，懶洋洋道：「江家不是昨天剛來過嗎？

都說了我們主人不在。」 

楊氏頓覺失望，「可有說什麼時候回府？」 

「這可說不準，我們家主人在宮裡當差，哪能天天回來？可能三五天，可能七八

天，有時候忙起來十天半個月都不見人影。」 

「啊？」楊氏心中失望越濃，身形不受控制的輕晃了下。 

江明薇見狀，忙伸手扶住伯母手臂，轉向門房，「那請問小哥，能幫忙向宮裡傳

遞消息嗎？」 

嗓音柔婉明澈，如風吹碎玉。 

門房不自覺多看了兩眼，可惜隔著帷幕也看不清具體面容，他搖搖頭，「不行，

除非是有十萬火急的事情。」 



「我們家現在的事就是十萬火急！」楊氏急道。 

門房嗤的一笑，「來這裡的個個都這麼說。」 

恰逢有其他賓客登門，門房自去招呼，不再理會江家兩個女眷。 

楊氏滿面羞慚站在一旁，雙手發涼，六神無主，「薇薇，怎麼辦？我們要等下去

嗎？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來之前她抱有很大希望，真到了跟前又發現這條路並不好走，甚至極有可能走不

通。 

「伯母想等嗎？」江明薇不答反問。 

楊氏搖頭，「不知道，我心裡很亂。」 

她出身大家，養尊處優，何曾有過這等放低身段來求人的時候？ 

「那不如我們留下書信講明情況，再使人留在此地，一有消息就回去報予我們？」

江明薇輕聲建議。 

楊氏猶豫了一會兒，歎息道：「看來也只能這樣了。」 

車夫老馬向謝家門房借了筆墨。 

楊氏沉吟道：「薇薇，妳來寫。」 

條件簡陋，江明薇簡明扼要寫下所求之事，遞給伯母。 

楊氏心煩意亂，看了一遍，待墨跡晾乾，交給門房，再三叮囑，「若是督主回府，

可千萬要呈給他。」 

「放心。」門房隨口應下，揣進懷裡。 

在外面站的這會兒功夫，江明薇沒忍住又咳嗽兩聲。 

楊氏心亂如麻，只得攜侄女先行回府。 

回府的路上，楊氏臉色越見蒼白，「薇薇，可怎麼辦呢？」 

江明薇正欲回答，忽聽「砰」的一聲巨響，馬車劇烈晃動，還沒來得及反應，便

連同馬車一起側翻在地。 

她下意識抬手去護身側的大伯母，兩人髮髻散亂，身形狼狽，好在並無性命之憂。 

江明薇感覺自己後背被狠狠撞了一下，隱隱作痛。 

「大夫人、二小姐，妳們怎麼樣了？馬車翻了，還請先移步出來。」老馬焦急的

話語在馬車外響起。 

此刻兩個女眷窩縮在車廂裡歪歪斜斜，沒奈何，只得相扶著先行挪出馬車。 

接二連三的挫敗令楊氏灰心喪氣，她神色茫然，眼圈通紅。 

江明薇環顧四周，只見寬敞的街道上江家的馬已經重新站起，馬車猶自翻倒在地，

旁邊還有一輛高大華麗的馬車，車身上有明顯的徽記。 

是兩車相撞了？她低聲向老馬詢問情況。 

老馬憤慨而委屈，「二小姐，咱們規規矩矩在路上行著，壽寧侯府的馬車不問青

紅皂白就從後面撞了上來。」 

「馬車還能用嗎？」江明薇問。 

「應該還能用，不過得先扶起來。」 

話音剛落，便有一個身著錦袍的男子自壽寧侯府那輛馬車裡走出。 



這人約莫三十來歲，容貌倒不算醜陋，然而神情輕浮，眼圈發黑，慢悠悠搖著一

把摺扇，彷彿現下不是三月初，而是盛夏一般。 

「是我讓撞的，怎麼著？誰讓你們馬車後面不長眼，不知道躲避，竟敢擋我的道？」

他初時漫不經心，待視線瞥見年輕貌美的苦主後瞬間直了眼睛，上前兩步，「咦，

是哪家的美人兒？」 

眼前的女子約莫雙十年華，漆髮如墨，肌膚勝雪，雖髮髻凌亂，形容狼狽，卻偏

偏生得仙姿佚貌，看其打扮顯然仍待字閨中。 

美人乘坐的馬車外觀普通，想來不是高門大戶，這不是上天特意賜給他的又是什

麼？不可錯過！於是，他自信一笑，補充一句，「……美人可曾聽說過壽寧侯？」 

壽寧侯蕭蘭城的大名江明薇自然聽過，他姊姊蕭貴妃寵冠六宮，蕭家也滿門顯貴，

而壽寧侯自己則以風流好色聞名。 

江明薇蹙眉，她的帷帽在馬車翻倒時被壓壞了，她出來的急，又沒遮掩面容，竟

遇上這種登徒子。 

她不欲多事，以帕掩口，輕咳兩聲，取出一些碎銀交給老馬，「找幾個路人幫忙

把車扶起來，咱們速速回去。」 

「是。」老馬連忙接過。 

有錢好辦事，莫說是碎銀，即便只是銅板也會有不少人願意出手幫忙。 

見美人不理會自己，蕭蘭城毫不氣餒，只當她沒聽過自己名號，他「啪」的一聲

打開摺扇，輕輕搖晃，做出一副風流姿態，「實不相瞞，我就是壽寧侯。瞧美人

長得合我心意，今日撞上也是天降的緣分，不如我親自送美人回家，也好與令尊

談談納妾的事宜。」 

「納妾」二字一出，原本正自出神的楊氏登時氣得臉頰通紅，不得不強忍著怒火，

「壽寧侯說笑了，我們是清白人家，不與人做妾。」 

蕭蘭城臉上笑意收斂，狹長的眼眸微微瞇起，「清白人家？不做妾？什麼意思，

瞧不起我？」 

楊氏連忙口稱不敢，又道：「她還有婚約在身，今日之事純屬誤會，我們先告辭

了。」 

她拉過侄女，將人藏在自己身後，試圖擋住蕭蘭城放肆的視線。 

「有婚約又如何？退了就是。」蕭蘭城冷笑，強搶人妻的事情他又不是沒做過。 

楊氏氣得倒仰。 

江明薇捏了捏伯母的手心，低聲道：「伯母，咱們先回家去。」 

楊氏氣急，但深知家裡情況，不宜與人相爭，恰逢此時，在路人合力相助下，翻

倒的馬車被扶起，重新整理好，她便與侄女一起上車。 

蕭蘭城身邊一個小廝說道：「侯爺，看馬車徽記她們是江家女眷，就是那個被奪

過爵的江家！」 

蕭蘭城面露恍然之色，「我道是誰，原來是他們家。江家女眷不做妾？只怕過不

了多久就會求著做了。」 

他這番話聲音不高不低，正欲上車的江明薇聽得清清楚楚。 



楊氏在車內聽見，雙手輕顫，強忍許久的淚水盈滿眼眶，她恨恨地道：「早知這

樣，今天還不如不出門，害妳平白受此大辱！」 

江明薇輕聲安慰，「誰都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再說今天也不是毫無所獲，至少

我們留下了書信。」 

她面上鎮定，心裡也不免擔憂，聽蕭蘭城話裡的意思，似乎江家難逃此劫。 

今天出門不順，兩人都有些身心俱疲，回到家時天色已晚，江明薇略收拾一下就

喝藥休息了。 

次日清晨，她正心不在焉地梳洗，丫鬟綠雲驚慌失措闖進來—— 

「二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怎麼？」 

綠雲氣喘吁吁，「壽寧侯派人往咱們家抬了兩口箱子，說……說是給的納妾訂金。」 

 

 

一大早江家二老爺江志高就和家中成年子侄出門去了，曲氏在佛堂念經祈禱。 

忽聽下人稟報，「老夫人，壽寧侯府派人求見，說是有要事相商。」 

「壽寧侯？」曲氏心下納罕，「咱們與他們素無交情，能有什麼要事相商？」 

不解歸不解，但如今江家出事，前途未卜，曲氏不願錯過任何機會，少不得打起

精神，「快請進來，好生招待。」 

壽寧侯府派來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胖管事，他一進門就指揮小廝將兩口大箱子抬進

江家正廳。 

曲氏瞠目結舌，「你們這是做什麼？」 

胖管事隨意拱一拱手，「奉我家侯爺之命，送納妾的訂金。」 

「納妾？」曲氏訝然，「什麼納妾？」 

「老夫人不知道嗎？我們侯爺對貴府小姐一見鍾情，想納為第九房小妾，一應待

遇比照前面八個姨娘。」 

曲氏眼前一黑，險些暈厥過去，她深吸一口氣，「皇上還未正式發落，江家也沒

到讓姑娘做妾的地步。」 

她的孫女出生時是侯門千金，這些年江家敗落了不假，可又怎能與人為妾？何況

壽寧侯是出了名的好色頑劣。 

「做妾怎麼了？我們家侯爺可是貴妃娘娘的親弟弟，給他做妾還是你們高攀呢，

總好過將來沒為宮奴。」胖管事振振有詞，「不止是二小姐，聽聞府上大小姐孀

居在娘家，也長得不錯，可以一併帶走……」 

聽他越說越無禮，曲氏只覺得太陽穴突突直跳，難以壓制心中怒火，她抬手指向

正廳的門口，「出去！送客！」 

壽寧侯欺人太甚！ 

「還沒說完呢，我們侯爺最是憐香惜玉，見你們江家遭難，願意收容府上所有有

姿色的女眷……」 

胖管事話說到一半便被江家下人給「請」了出去，隨後那兩口箱子也被抬出。 



胖管事站在江家門外，衝著大門狠狠啐了一口，罵道：「什麼玩意兒！真是給臉

不要臉，真當你們還是侯府呢！」 

「就是，擺什麼臭架子！」跟他前來的小廝出言附和。 

胖管事下巴微抬，「知道回去怎麼交代吧？」 

「知道知道。」 

幾人將箱子重新抬上馬車，揚長而去。 

 

這群人剛走江家就亂了套，曲氏舊疾發作，心痛如絞，多虧及時服用護心丸才有

驚無險。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江家眾人很快知曉事情始末，紛紛圍在曲氏跟前，擔憂不已。 

楊氏不停地垂淚，「這可如何是好？本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偏又得罪了壽寧

侯……」 

眾人聞言無不心中戚戚。 

江明薇站在人群中，擔憂之餘頗有幾分尷尬，說起來這事不是她有心招來的，但

又的確與她有關。 

二夫人范氏出身市井，又最是護犢子，此刻聽得心裡煩悶，緊緊握住女兒的手，

直接問：「那大嫂說怎麼辦？立馬把薔兒和薇薇一起送給他做妾？」 

「我不是這個意思。」楊氏脫口而出，「我是想著可以從長計議，不宜在這個時

候再樹敵……」 

「那怎麼個從長計議法？」范氏內心窩火，女兒被盯上，還不是因為昨日出門幫

忙才有這無妄之災？ 

曲氏頭昏腦脹，心亂如麻，按著眉心低斥，「好了，妳們都少說兩句！」 

「是。」妯娌二人畏懼婆婆，對視一眼，齊齊沉默。 

曲氏歎一口氣，「妳們先下去，我乏得很，薇薇留下就行。」 

眾人只得施禮告退，餘下江明薇一人留在祖母榻前。 

曲氏背靠著引枕，臉上疲態盡顯，靜靜地看著床榻邊的孫女，心緒複雜。四個孫

女中明薇是容貌最出挑的，也難怪壽寧侯那樣的好色之徒會生出強納的心思。 

若是犧牲一兩個人能保全家上下，那……可是明薇又做錯了什麼？ 

見祖母若有所思盯著自己，江明薇恍若未覺，只輕聲問：「祖母要喝水嗎？」 

曲氏搖頭，勉強扯一扯嘴角，「薇薇，妳說，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太衝動了？」 

「什麼？」江明薇似是沒聽清。 

「我是說，壽寧侯派人納妾，我當場拒絕的事。」 

江明薇沉默一瞬，忖度著回答，「祖母也是疼惜孫女。」 

她自然不會說祖母衝動，在當時情境下，面對那種侮辱，能不衝動的又有幾人？ 

「這些天家裡上上下下來回奔波，都在尋找門路。」曲氏雙目微闔，重重歎息，

「我怕我的一個決定會讓江家錯失良機，甚至萬劫不復。」其實衝動過後，她也

有些後悔，暗想自己是不是太過意氣用事。「薇薇，如果今天易地而處，妳會怎

麼做？」 



江明薇略一沉吟，緩緩說道：「若壽寧侯真有通天手段，只要孫女一人就能保全

江家，那先答應他也無妨，但他要是真有這個想法和本事，方才派人上門的時候

怎麼不以此利誘？恐怕是趁火打劫，而非做交易。」說這話時，她清亮的杏眸烏

黑澄澈，看不到一絲雜質，隨後她又誠懇地問：「祖母覺得呢？」 

曲氏眼神一閃，勉強笑笑，「說的也是。」 

然而緊接著，她心頭湧上更多的不安—— 

這是不是意味著連壽寧侯這樣的權貴都解不了江家之困？ 

 


